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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最希望碰到知无不言的聪明人。本届两会上我采访的委员中，有五位

不假思索就能滔滔不绝的——葛剑雄，俞敏洪，陈小娅，高抒和郝国强。

葛剑雄是两会最热委员之一，他无权无势，单凭学问和热情就能吸引一群记

者。社会和教育的弊端，他向来直言，敏感词也不避讳。闭幕式上，还有委员告诉

我：“我佩服葛剑雄。”葛剑雄聊天有点像写散文，围绕主题，跳跃于时事、往事、史

实、评论，连缀成篇。一时无法捕捉全貌，听录音整理后，基本是一篇现成文章。

俞敏洪的回答同样干脆，而且更像是写报道——第一句回答就点中实质，

然后逐层展开，重复主题。而且他是极少喜欢极端化，而不弱化语气的委员，

他宁愿说“糟糕极了”，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”。

陈小娅是官员，风格像一位熟练的老师，用词并不俗，但听起来平白。跟俞

敏洪一样，她讲话不打绊子，不犹豫。政府文件上写的话，她快速而沉稳地讲出

来，就多了一种魅力。

高抒是教授。我的印象里，地理学者都渊博而有想象力。高抒就符合这一印象。对

很多问题都有清楚的认识。他挂着微笑，开几个玩笑，不紧不慢

地阐述观点。

郝国强是企业经理，声音坚实。他回答问题繁简得当，还

会模拟两个人对话。郝国强有些不错的比喻。有一次谈到

光提高燃油标准，但汽车发动机标准不提高等于白搭，他比

喻为：“菜洗干净了，锅不干净，也不行。”还有一次，他评论

企业在安全问题上不作为——“没钱买药，倒有钱买棺材。”

五 个 聪 明 人
本报记者 高 博

门轻轻地开了，一个脑袋探出来，上下打量来人。每次拜访“老 A”，我总

会想到这一幕。因为他是我的“线人”。

每到一个驻地，总有一串长长的代表名单让我发愁，“他是谁？”“什么职

务？”“怎么联系？”5年前，我的两会首秀，瞄上了“老 A”。第一，他是“单子”里

的成员；第二，我可以辗转联系到他。

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，这是我关注的领域。而“老 A”，集科研单位“一把

手”和企业负责人于一身，在众多热门话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；他还敢言，常以

“大炮”示人，炮筒所向，一地鸡毛。

连续当了三届代表，“老 A”的人脉很广。代表的联系方式，还有他们关注

的话题，对于“老 A”来说可谓“信手拈来”。这些年，我的不少稿子，都有“老

A”的贡献。

有一年两会，我在采访中遭遇了“闭门羹”。关键时候，我找到了“老 A”。

他二话没说，帮我解决了问题。每当准备新一年两会

时，都会想起他。

今年两会，在驻地拜访“老A”。他送给我两份“大礼”。

第一，对我关注的科技体制改革话题，他大谈特

谈，两小时刹不住车；第二，采访结束时，他拿出一本

小册子——里面近 200名代表的联系方式。

感谢“老 A”。他是我的“线人”，更是朋友。

线 人
本报记者 王延斌

看我报道扫一扫
看我报道扫一扫

很难再找到第一次上会时那种“打鸡血”似的热情，但也没有了看到一拨

拨“电视脸”从身旁经过的紧张。再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，多的是一分淡定。

记得第一次上会，一多半时间在为完成会前策划的选题发愁：堵哪位委

员？问什么问题？……至于委员们的讨论和发言，几乎没有听进去，更不要

说思考了。

而今年，冷不丁想明白一个道理：明星大腕？热门委员？谁爱堵谁堵去

吧。两会的新闻是写不完的，抓到一条，也就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你漏掉了更多。

所以，与其到处乱撞碰运气，还不如静下心来当一个倾听者。我常常想，

作为一个普通公民，能在现场见证全国两会，自己真的很幸运。

熊思东委员为 2000多万乙肝患者大声疾呼“乙肝治疗药物应进医保”；冯

骥才委员为文化保护慷慨陈言；黄洁夫委员为医疗改革把脉开方……很多像

他们一样的委员，真正把那些或许与他们本人并没有切身关系的事当做己

任，说实话，我的内心由衷地敬佩。

全国两会，是代表委员们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舞台。他们所言，不应该

总围绕自己盘算，或者在自己的“小圈圈”里打转；记录者手中的镜头和笔，也

应无关名气、无关名利，朝向那些关乎国家、关乎社会、

关乎百姓、关乎全局的真知灼见。所谓“转载率”，至多

可以当成一个副产品。

于是，我斗胆给自己定了两会上“三不写”的规矩。

遗憾的是，执行得可能还并不太好。

倘若某年初春三月，我有幸能再次提笔上阵，一定

做到——自吹自擂不写，自怨自艾不写，自说自话不写。

两会上写什么？
本报记者 吴 颖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手里有稿，心里不慌。作为第一次上两会的菜鸟记者，两会前一周，我就

开始搜罗代表名单里的熟人，却发现一个都没有。这是个坏消息。

“喂，我是科技日报记者，请问您是……”我问。

“我给你发邮件吧，你看看我的建议，好不好？”对方有意推辞。

“我知道您退休后还来到基层搞科研……基层农业科研是否面临人才短

缺问题？”我又问。

“现在的基层太缺科特派了，他们都不愿意来……”

终于打开了赵亚夫代表的话匣子。

这是我两会期间通过电话完成的第一个采访，名单上他的身份很眼熟，辗

转要到电话。联系了三回，才发生刚才一幕。因为有所准备，初访很成功。

遗憾的是，这种幸运并未保持太久。要么不知道对方来头胡乱蹭访，要么

知道了想问问题张不开嘴，要么问题问了没问到点子上，要么自备选题找不到

合适的人来谈……满满的都是泪。

在把前期准备内容都用光了之后，“听会写稿”明显没后劲儿了。自我总结，

除了平日写稿练手机会不多之外，积累不足是致命短板。

十几天工夫，我写满了一个本子，用光了两支笔，录

音笔录到满仓。但若是能够提前做好选题策划，加强知

识积淀，稿件质量定能比现在上一层楼；若是脸皮厚点，

能多“缠”出来几篇稿子，想必也是极好的。

欣慰的是，两会路我也算走了一回，遗憾多收获也

多。后面的路，我得边走边“吃”点墨水儿。

肚里得有点墨水儿
本报记者 朱 丽

上会夹个包，里面揣一厚摞问卷表，见缝插针就塞

给代表委员，凑前耳语几句，然后抽回，致谢，撤退……

我上会的一个重要工作，就是把读书调查问卷发

给委员。最怕的是摇手、摇头、“对不起”。我感觉自己

像塞小广告的。有委员答应填表，说填完了会放在桌

上。后来我去拿，发现是空白。这让我很生气。

有些委员就很耐心，花很多时间去跟我讨论，到底推

荐什么书比较好。还会聊聊他读书的心得。

还有一位认识我的委员，很体贴地当代理人，帮我

发“小广告”；两天以后，我拿到了二十来份回馈，委员

面子就是大，我很感激。好人哪！一位委员推荐胡适

全集，推荐语是“带着美好入梦乡”；还有一位推荐鲁迅

全集，荐语是“任何一本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”。“五四双雄”相应成趣。

比较苦恼的是，让委员推荐书并不容易，很多人看书不少，但推

荐不出什么具体书目来。居然有委员把他最喜欢的书名忘记了。

调查问卷收回来了，计算、分析、采访、写文章。最后做

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同事帮忙画图，找照片。大家齐

心协力，在凌晨三点完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读书版面，配上

了精彩标题。

伴着哈欠，我觉得很幸福。

我 给 委 员 塞“ 传 单 ”
本报记者 句艳华

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，虽然跑人大还是头一次，却少了些第一次上会的

兴奋和紧张，多了些从前没有的历练和从容。而无论是跑人大，还是跑政协，变

中不变的是组成两会期间工作与生活的三件事：白天外出采访，傍晚回报社边吃

饭边报选题，饭后在报社写稿子。如果问我最“怕”这其中的哪一项，还要数有科

报特色的晚饭时间。

和一位记者讨论，这两会怎么才能出好稿子？他不假思索：运气啊！没错，

人大的代表团驻地分散在北京的四面八方，首都又如此之大，能遇到代表讲记者

刚好感兴趣的话题，那真算是“撞大运”了。

每每这个时候，走进会议室的脚步都变得轻盈欢快，哇噻怎么连今天的饭菜

都这么香？！报完选题听到几位编辑策划老师肯定的话一出口，总编辑也点头：

“行，写吧！”立马觉得世界都是你的。

当然，这样的概率是极小的。倘若一天下来毫无

斩获，搞科研的没谈科研，不了解科研的却乱讲一通，

蹭访到的大佬言论漫天飞，你想采访的人却拒你于千

里之外……此时心里最忐忑的，还是等待自己的晚饭

时间。

一日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发现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，

大家稀松而坐，侃侃而谈，就连往常最紧张的女记者也

满脸堆笑，没等我发现有何异常，一条“朋友圈”弹出：

老总不在真好。

发 现 真 相 的 我 四 仰 八 叉

开 始 享 受 难 得 的 晚 餐 休 闲

时 光 ，正 当 我 细 细 感 受 这 喜

乐 平 和 的 氛 围 ，这 条“ 朋 友

圈 ”被 点 了 赞 ，仔 细 一 看 ，是

总 编 辑 。

两会报道的晚饭时间
本报记者 刘晓莹

3 月 3 日，在北京国际饭店，刚刚完成采访准备离

开时，我发现一名记者正在采访一位等电梯的委员，

职业敏感让我忍不住凑了过去，结果正好听到委员在

对记者说：“你先回去查查看吧，这事儿我去年就有提

案，好多媒体都报了！”等电梯来了，委员走了，我问这位

同行：“你刚刚采访的这位委员是约好的吗？”“不是，正

好碰到的，结果没采访成！”同行叹了一口气说，“我要是

提前查查资料就好了！不过我真没想到会遇见他！”言

语中充满了惋惜与遗憾。

在某场记者会上，主持人把倒数第二个提问机会

给了某网媒记者，结果这位记者却向钟南山代表提出了

一个关于“怎样解决年轻人住房保障”的问题，虽然钟南

山在说了一句“我想你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人”之后，还

是很客气地回答了她的提问，但这个问题却惹得现场其他记者一片唏嘘，甚至有

记者小声嘀咕说：“白白浪费了一个提问机会！”

这两件事情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。对新闻记者来说，

每年的两会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“战场”，虽然每个记者博

弈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，但其实考验的都是平时的积

累。要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提出让采访对象感兴趣的问

题，唯一的手段就是抓住他们的“兴奋点”，如果记者平时不

注意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积累，采访过程中就很难与采

访对象搭得上话，只能做一个被动的“倾听者”。

要 激 情 更 要 积 累
本报记者 罗朝淑

要和小崔见面啦。

一大早，我直奔昆泰，在酒店记录纸上写下 5 个问题。“字写得太乱，他会不

会不想看？”“还是先问第 4 条好点？”想到这儿，我从笔记手册上扯下一张彩纸，

誊抄一遍，倒换了顺序。“问题会不会太多？”“到底是要问他问题，还是让他看问

题啊？”“还是都有可能，写张大点的纸吧。”我忍不住怪自己，想象的情景太多了。

终于，在一张十六开纸上，我完成了采访提纲的3.0版本，短短的，只有三个问

题。

可我还是没勇气去找小崔。“这个实话实说、敢于挑战权威的人，具有的勇气

该是我的 N次方倍，借我点多好”。

在我犹豫的时候，走廊里，某电视台的聚光灯，把小崔照得闪亮。

来不及想了，等到电视台采访结束，我第一个冲

上去。

“有人说您把转基因和草甘膦的危害混淆了。”

1.0、2.0、3.0版本完全没用上。

“那你懂吗？”他的目光有些冷。

我把基因作用的机理尽可能通俗地讲给他听：

“这段基因编码产生的物质会包裹住杂草赖以生存的

酶……”

他没接茬，开始重复纪录片

里的、微博里的、各种转载的、多

次传递的信息。直到我的追问

跟不上他的咄咄逼人，直到我发

现和他讨论不清楚基因工程问

题。

直 面 小 崔
本报记者 张佳星

会议间歇，叶培建委员走出会议厅。

走廊上聚集了不少人。他找了个空座坐下，两边

各有一名记者，低头看着手机，没注意到他。

他却是我此行的重要目标。我握住兜里的录音

笔，在附近徘徊窥伺。当他身边一位记者起身离开

时，我赶紧凑了过去。

“叶院士好，科技日报记者。想请您谈谈……”我

用只有他能听见的音量说，然后将录音笔以最不引人

注意的姿势递了过去。

他略微一惊，扭头瞪着我，又笑了。“这事说起来

就长了，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。”一如既往的爽朗。

另一侧的记者顿时警觉，哗啦啦从包里翻出录音

设备，伸长胳膊探了过来。这引起了更多同行的注意。

没多久，周围已挤满了录音笔和长枪短炮。有记者高

呼：“您先前说的我们没听到，能不能再说一遍……”

有人在身后轻声问：“哥们儿，这是谁呀？”我哪有心思理他。虽然此时仍面

带笑容，紧盯叶培建的双眼，随着他的话语频频点头，暗地里却在为自己精心策

划的“独家”变成轰轰烈烈的“发布”而心碎。

“蹭访”与“被蹭”，在两会上，每个记者都会遇到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也会抱着

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“酱油”心态，奋力挤入人群，用怪异的

姿势将录音笔从同行们的腮边、腋下甚至头顶，伸向可能压

根就不认识的采访对象，获取一些自己了解或不了解、用得

上或用不上的信息。

其实这样透明度很高的采访环境，终究还是公平的。记

者们都在两种角色间切换着，“蹭”未必能占到便宜，被“蹭”其

实也没啥好惆怅的。有积累、有准备的人，总会有更多收获。

“ 蹭 访 ”与“ 被 蹭 ”
本报记者 付毅飞

大约下午 6点，上会记者加“后方鞭策组”，都一起在报社会议室吃晚饭。吃

的是盒饭，说的是当天的见闻和选题。我总是上会记者中第一个去吃饭的。

盒饭不见得好吃，但话题很有嚼头，从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吃，到院士制度怎

么改；从污染如何治理，到委员代表爱不爱读书；从自己新闻怎么写，到别家报

道好在哪……热闹的像个大茶馆，半个报社都能听到我们的嚷嚷声。

为了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总编可以拍桌子、瞪眼睛，小记者也能”反唇相讥”、

据理力争，但争论半径仅限于新闻本身，吃完饭大伙都是乐呵呵地去写稿。

我已经习惯了“独行侠”的日子，猛地一陷入这“大茶

馆”，总有点时空穿越的恍惚，有点怀疑眼前争论场景的真

实性。大大咧咧的总编、主任，是真民主，还是假客气啊？

一开始，我谨言慎行，但很快就发现，孤独的人是可

耻的。不敢口出狂言，怎会笔下亮

剑？我无法抗拒这种热烈的气氛，

很快抛开各种顾虑；激动时，也会

扯着嗓子，大声喊出自己的想法。

因为不想错过每一次激辩交

锋，所以我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吃

饭的。

每天第一个来吃饭的人
本报记者 张 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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